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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群体对立视角分析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失序问题

张炳卉

新疆大学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6

摘　要：中国与中亚作为睦邻友好的战略伙伴，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合作涉及多个领域。2024年12月27日，中吉乌铁路项目启动仪式在

吉尔吉斯斯坦贾拉拉巴德举行，标志着中国—中亚合作再次走深走实。在“一带一路”深入推进、中国与中亚密切发展的关键时刻，进

一步了解处于中亚腹地的吉尔吉斯共和国及其政治失序问题，有助于深入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将中吉乌铁路项目落到实处，

进一步密切中吉双方关系。作为吉国社会一大矛盾的部族主义是吉国陷入政治失序的重要困境，研究其形成原因和解决对策，对中国的

民族工作以及新疆地区的发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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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治失序概述

（一）政治秩序与政治失序[1]

政治秩序是一个政治系统或社会中，各种政治行为人在

政治制度和社会规范规定的空间和规则中采取行动来获取

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的所有行动造成的结果。当这种行动

带来的结果是可预测的、具有稳定的趋势或模式的，则该

社会或政治系统就获得了政治秩序。而当这个社会或者政

治系统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处于崩溃或临近崩溃的状态

时，就被称为政治失序。

（二）政治失序的测量指标[1]

“脆弱国家指数”(Fragile States Index) ，自2005年

起由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和美国和平基金会 (Fund for 

Peace) 共同编制，该指数其实测量的是政治失序的程度，

即全球所有国家的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状况是否处于崩

溃或临近崩溃的状态。这一体系最早包括12个综合指标，

涵盖社会、经济、政治三个领域。

其中，社会领域中的“群体对立”指标，主要测量一国

内部不同群体（族群、阶级、教派、地域）之间存在矛盾

或暴力冲突情况。

通过对一国“群体对立”现象的研究，可以更好地透析

该国政治失序的原因，并提出相关对策、总结经验教训。

（三）吉尔吉斯斯坦政治失序现状

作为中亚政治生态最不稳定的国家之一，吉尔吉斯斯坦

目前处于政治失序状态，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政局不稳定。吉尔吉斯斯坦自独立以来，历经

2005年和2010年的两次革命、政权两次非正常更迭、政体

在总统制和议会制之间反复横跳、先后多次更改宪法、执

政联盟解散等一系列的变故，造成社会动荡，经济下滑。

此外，吉尔吉斯斯坦政治腐败问题严重，根据国际透明组

织发布的2022年清廉指数排行榜，吉尔吉斯斯坦在180个国

家和地区中排名第27位。

第二，社会治安环境差。吉尔吉斯斯坦社会治安状况不

佳，当地居民可合法持有枪支，针对中国在吉商人的敲诈

与抢劫案件仍时有发生。

第三，经济下行压力大。根据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统计

委员会统计，受新冠疫情影响，2020年，吉尔吉斯斯坦国

内生产总值下滑严重，2021年有所增长，但增速放缓；

与2020年相比，吉尔吉斯斯坦2021年的消费者物价指数为

111.9%；2021年，吉尔吉斯斯坦通货膨胀率超过10%；2022

年3月24日，国际评级机构穆迪对吉尔吉斯斯坦主权信用评

级为 B3，并列为负面观察名单。

二、群体对立概述

（一）群体对立的内涵

群体（group）指的是为实现特定目标而组合到一起并

形成互动和相互依赖关系的两个或更多个体。[2]由此可以

给“群体对立”下一个定义：群体对立是一种由两个或两

个以上的个体为实现某一特定的目标而组成的集合体之间

相互斗争、相互排斥的现象。

（二）吉尔吉斯斯坦群体的对立现状

吉尔吉斯斯坦的群体对立突出表现为部族主义。吉

尔吉斯学者М·安瓦尔别克认为西方学者的“部族”

概念用吉尔吉斯语可以有两种表达形式，即“兀鲁克

（урук）”和“兀鲁（уруу）”。其中“兀鲁

克”主要指依靠现实血缘纽带联系的小部族；而“兀鲁”

则指密切生活在一定地域的其成员之间不仅有现实、而且

有臆想血缘关系的较大的共同体。М·安瓦尔别克根据其

对“兀鲁”的阐释把部族传统称作部族主义。在他看来作

为部族主义的部族传统反映在其成员在解决共同的社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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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问题时所表现出的团结精神。[4]

根据М·安瓦尔别克的阐释，可以给“部族”和“部

族主义”下一个定义：即部族是由生活在一定地域、具有

现实或臆想的血缘关系的成员组成的共同体，而部族主义

是一个部族内的成员共同维护本部族的利益，甚至不惜侵

犯、危害他人利益的一种思想。

而在吉尔吉斯斯坦，以天山为界，地分南北，形成了两

方势力——南方部族和北方部族。两方部族为了谋取各自

更大的利益，彼此之间摩擦不断。吉国独立以来，两方部

族之间矛盾重重最直接的表现便是政权更迭的频繁，总统

职位也成为谋取私利的工具。

三、吉尔吉斯斯坦群体对立对政治失序的作用路径

分析

吉尔吉斯斯坦陷入政治失序的泥沼，群体对立是一项重

要原因。

（一）部族主义导致吉国政权更迭频繁、政策难以延续

考虑到不同部族的利益，吉国有一种不成文的规定：同

一任期中，总统为北方部族，那么总理就为南方部族；不

同任期中，总统由南北方部族轮流担任。

吉国两任总统阿坦巴耶夫和热恩别科夫，前者出身于

北部的楚河州，后者出身于南部的卡拉库勒贾地区，分属

南北两大部族。2019年，热恩别科夫对前任总统阿坦巴耶

夫进行“清算”，以“涉嫌腐败、非法夺权、非法改造土

地”等罪名派兵逮捕了阿坦巴耶夫。阿坦巴耶夫的支持者

前来保卫，在双方的激战中，有一名士兵死亡。这场闹剧

最终以阿坦巴耶夫的投降为结局。这场闹剧看似结束，其

实并未结束；这场闹剧看似是个人矛盾，实则是南北两大

部族之间的博弈。两任总统的“个人矛盾”上升为国家矛

盾，热恩别科夫否定了阿坦巴耶夫执政期间的诸多政策，

使原本就不稳定的社会更是雪上加霜。

阿坦巴耶夫和热恩别科夫之前的矛盾并非个例。虽然吉

尔吉斯斯坦独立只有三十多年，但几乎每一次的权力更迭

都会伴随着一次“大清洗”。原有的政策措施维护北方部

族的利益，那么下一任总统大多会改变原有政策，为南方

部族谋取更大利益。

民主政治的外衣下，是部族政治的内核，而政权也不

过是两大部族博弈中的牺牲品。这种环境下，国家的政策

自然难以延续，这也使得独立后的吉尔吉斯斯坦很难整合

全国力量去进行大规模的建设，因此吉国长期处于社会动

荡、经济难以发展的窘态，久而久之就陷入政治失序的困

境中。

（二）部族主义导致吉国裙带关系盛行、腐败问题严重[7]

部族是由生活在一定地域、具有现实或臆想的血缘关系

的成员组成的共同体，因此，部族成员之间本身就具有比

较密切的联系，而这一联系主要是血缘关系。

出于维护本部族利益的需要，吉国中央的重要官员，

大多与总统出身于同一部族，且大多都有裙带关系。吉国

第二任总统巴基耶夫在任期间，许多中央官员都与他沾亲

带故：小儿子马克西姆是国家财产基金会主席，大儿子马

拉特是国家安全局副局长，哥哥扎内士是国家警卫队总司

令，弟弟阿克马特是贾拉拉巴德州州长。依靠裙带关系组

建的政府，自然无法避免以公充私，拿国库充实自己的腰

包。因此，2006年，吉国GDP只有28亿美元；2007年，吉国

通货膨胀率达到100%。

此外，吉国首任总统阿卡耶夫执政期间，卖官鬻爵现象

严重，数百万美金就可以买到一个部长级的职位，而选票

更是明码标价，一张只需要15美元，每年捐官的收入，占

到了GDP的20%左右。这些钱最终都进了北方部族特别是阿

卡耶夫家族的腰包。为部族谋取更大的经济利益，是吉国

腐败问题严重的重要原因。

总统借助部族产生，维护部族利益，而更好地维护部族

利益就要求有更多出身于本部族的官员掌控重要部门。上

文提到，部族成员之间的联系主要是血缘关系，因此，部

族政治中的政府，不可避免地与裙带关系挂钩。无论是直

接的裙带关系还是间接的卖官鬻爵，都是吉国陷入政治失

序困境的幕后推手。

（三）部族主义导致吉国地区矛盾加重、威胁国家统一

上文提到，吉国的两大部族主要以天山为界，显然，两

大部族的矛盾从地域上来讲就是南方与北方的矛盾。南方

部族要求南方的利益，北方部族要求北方的利益，而两大

部族之间又有天山这一天然屏障，更是交流互通少、冲突

矛盾多。

部族主义思想浓厚的吉尔吉斯人坚定地忠于本部族、维

护本部族的利益，同时对其他部族具有浓重的排斥心理。

这种狭隘的部族忠诚与认同，在地域的加持下，极易催生

地区主义，甚至会造成国家分裂、威胁国家统一。

现阶段，吉国南方与北方之间存在严重的矛盾冲突，这

种冲突源于狭隘的部族认同观念，也直接作用于吉国政治

失序的乱象。

四、俄乌冲突对吉尔吉斯斯坦群体对立的影响

俄乌冲突作为冷战结束后最剧烈的地缘政治震荡，不仅

重塑了欧亚大陆的权力格局，也对中亚国家的内部政治生

态产生深远影响。吉尔吉斯斯坦作为中亚部族主义传统深

厚的国家，其南北部族矛盾、民族冲突与权力博弈在俄乌

冲突的催化下呈现出新的演变逻辑。

俄乌冲突作为冷战结束后最剧烈的地缘政治震荡，不仅

重塑了欧亚大陆的权力格局，也对中亚国家的内部政治生

态产生深远影响。吉尔吉斯斯坦作为中亚部族主义传统深

厚的国家，其南北部族矛盾与权力博弈在俄乌冲突的催化

下呈现出新的演变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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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缘权力真空与部族政治的外部干预

俄乌冲突导致俄罗斯与西方关系全面恶化，迫使俄罗斯

加速调整中亚战略。为应对西方制裁，俄罗斯通过集体安全

条约组织（CSTO）加强对中亚国家的安全控制，试图将吉尔

吉斯斯坦纳入其“后苏联空间”的战略缓冲带。然而，这种

外部压力也加剧了吉尔吉斯斯坦内部的政治分裂：

一是北方部族的亲俄倾向：北方精英（如楚河河谷的游

牧部族后裔）长期依赖俄罗斯的经济支持，在俄乌冲突后

更倾向于强化与莫斯科的联盟，以巩固自身政治地位。

二是南方部族的离心倾向：南方费尔干纳盆地的乌兹

别克族和吉尔吉斯族混合社区，因历史积怨（如1990年苏

联划界导致的土地纠纷）对俄罗斯主导的整合政策更为抵

触，部分势力甚至转向寻求土耳其、沙特等国的宗教或经

济支持。

这种外部干预的差异化，使得吉尔吉斯斯坦的部族

矛盾从传统的南北经济竞争升级为代理人政治博弈。例

如，2024年扎帕罗夫总统推动的《土地法典》改革，因触

及南方部族首领的土地控制权，引发暴力抗议，而俄罗斯

的默许态度被视为对北方利益集团的偏袒。

（二）经济制裁的传导效应与部族资源争夺

西方对俄罗斯的全方位制裁，通过侨汇减少、能源价格波

动等渠道冲击吉尔吉斯斯坦经济，加剧部族间的资源争夺。

能源危机是一个突出表现。俄罗斯对欧洲的天然气断供

推高了全球能源价格，吉尔吉斯斯坦北方部族控制的黄金

开采业因能源成本上升缩减产能，而南方部族则借机扩大

走私网络，通过阿富汗—塔吉克斯坦边境非法贩运俄罗斯

石油制品，形成“地下经济割据”。

经济基础的不平衡也放大了部族主义的生存逻辑。例

如，2023年巴特肯州的土地纠纷案件中，部族长老以“习

惯法”推翻法院判决，本质是经济衰退下传统权威对现代

法治的反扑。

俄乌冲突如同一面棱镜，折射出吉尔吉斯斯坦部族主

义在全球化时代的复杂适应：既是被外部力量操纵的脆弱

性，也是本土社群抵抗现代性侵蚀的韧性。要破解这一困

局，需超越“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探索基于土地改

革、跨部族权力共享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综合治理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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